
中秋节前的一天，老婆从月饼店买来一斤
刚出炉的月饼，月饼不大，但才吃了半只，就感

觉有点胃满肚饱，于是就放下不吃了。唉，年纪

大了，干活不行，连吃也不行了。想当年像这么

点大的月饼，一口气吃下四五个都不是问题。

看来不服老真的是不行了。

小时候最喜欢的美食之一就是月饼，那时

候老百姓家里普遍贫穷，月饼一年也就在过中

秋节时才吃上一次，而当时的食品商店也只有
在中秋节前后那段日子，才会供应月饼。每每

走过食品商店门口，看着一只只透着油光、盖

着红印的月饼，口水止不住就要流出来。

小时候，我家住在鲁家峙，渡轮码头附近

有一爿食品商店，那时候我们叫南货店，南货

店的月饼分两种，一种是苏式月饼，一种是广

式月饼，都是普陀糕饼厂生产的。同样大小的

月饼，广式月饼要比苏式月饼贵一点，大多数

当地居民因口味习惯都喜欢买苏式月饼，馅中

有玫瑰猪油白糖、红丝绿丝果脯丝、桃仁酥、胡

桃酥等等，油而不腻，又甜又香。苏式月饼从小

到大有四个款：最小的七分钞票，一两粮票一

只；往上一档是一角四分钞票、二两粮票一只；

再上一档有红花碗口那么大，三角六分钞票、

半斤粮票一只；最大的一档有七寸盆沿口那么
大，每只要七角二分钞票、一斤粮票，一般家庭

是舍不得买的。

在家里的几个兄弟中，母亲待我最好，或

许是因为我做事比较勤快，不会偷懒，不会计

较，因此一到中秋节，母亲分给弟弟们的都是

七分钱一只的月饼，而悄悄分给我的却是一角
四分一只的月饼。对于母亲的偏爱，我又是感

动，又感觉有点压力。然而我最心心念念的是
想买一只三角六分的月饼来尝尝味道，但又不

好意思向母亲讨要，只能另谋办法。

果然机会来了。第二年秋天，我读六年级，

开学不久，学校因故停课，学生成了放山羊。有

一同班同学叫顾胜国，与我同岁，父亲是水产

公司的一名船长，他舅舅是水产加工厂的桶间
主任。一天顾胜国悄悄对我说：明天我们一起

到加工厂挑鱼卤好不好？挣点钞票，过年好买

几件衣服穿穿。此话正合我意。

第二天，我与他各挑一担水桶来到加工厂，

在他舅舅的安排下开始挑起鱼卤。挑鱼卤其实
不是很苦，是专门给水产公司待业的职工子弟
安排的一个劳动机会，挣点辛苦铜钿补贴家

用。鱼卤卖给内陆农村做肥料，据说很有肥力。

从桶间挑到靠在衜头的船上，有一两百米的

路，一角一担，当天结账，开出工票，等到完工，

一次性付钱。第一天，我与顾胜国都挑了30多

担。就这样，两人一连挑了一个星期，直到这批

鱼卤挑完，共挣到20多元钞票，上交给母亲20
元，余下的都是自己的小货铜钿了。

一日秋高气爽，看看日历，中秋节也快到

了，于是就带着大弟走进南货店。我指了指橱

柜里面三角六分一只的月饼，对大弟说，今天

我们吃大月饼怎么样？一人一只。大弟笑了。付

好钞票，营业员帮我们用纸包好月饼，一人一

只揣进口袋，到后泥山咀找了块僻静又背阴的
石条，坐下来慢慢地吃着心心念念想了多少年
的大月饼。

那天的蓝天白云真美，美得一生一世都难

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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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戏台上的满月
星言 米菲

史明忠

月下共此时

月饼的故事

“杨柳带愁，桃花含恨……我只为惜惺惺
怜同命，不教你陷落污泥遭蹂躏，且收拾起桃

李魂自筑香坟葬落英。”这段词曲出自《红楼

梦》的经典越剧片段《黛玉葬花》。此刻由我

的二姨，在定海柳永广场的舞台上演绎着这
段名曲。只见她身穿水绿色的戏服，婀娜娉

婷，肩担着花锄，锄上挂着篮子，轻挪移步，

低吟浅唱。随着剧情的走动，水袖挥舞，神情

悲戚，将黛玉以花喻人、黯然神伤的心情演绎

得淋漓尽致。

二姨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老家位

于泥峙黄沙湾。听母亲说，年轻时的二姨非常

喜爱唱越剧，听过的曲子都能随口哼唱几句。

只是那个年代，家里兄弟姊妹众多，外公外婆

靠种庄稼，连承担读书费用都有困难。虽然二

姨没有走上专业戏曲之路，但早已在心中种

下了一颗种子，只待机会发芽生长。

定海是舟山小百花越剧团孕育的土壤，

越剧文化氛围浓厚。1997年，二姨来到定海
定居。由于忙于工作家庭，一直没有时间走上

越剧表演之路，可心中的梦想始终没有放弃。

直到退休，二姨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越

剧表演老师，心底那份沉寂多年的热爱立即
被点燃了，她终于有机会去圆年轻时的越剧
梦想。

为了唱好越剧，二姨向定海流芳意韵艺

术团的老师学习基本唱功。由于以前没进行

正规培训，一切从零开始。她到小沙的一座文

化楼练习发声开腔，反复揣摩唇音、齿音、喉

音的运用，专注吐字和咬字的精准度。她每日

练气沉丹田，拖长音啊，钻研一气多音等基本

功，再将经典曲目逐句逐段反复打磨，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揣摩戏中角色情感。正所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流芳意韵这个民间艺术团经常承接送戏
下乡的活动，通过文艺赋美，不断丰富和活跃
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欣赏到精彩演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

个平台给了二姨站到舞台上表演的机会，磨

练唱功，提高技术。

有一年夏天，我和母亲去定海，晚上听二

姨说起，她刚好参加了“小岛，你好”偏远小
岛送戏下乡演出的活动，所以到家比较晚。那

是七月的一个夏日，由于连日无雨，在骄阳明

晃晃的炙烤下，温度已飙升至历年的最高点，

空气也弥漫着丝丝焦热。但炎炎夏日阻挡不

住二姨的脚步，她身着厚重的戏服在舞台上
全心投入表演。汗水早已浸透衣襟，又被烈日

蒸干，如此反复，二姨却始终没有打退堂鼓。

其实，二姨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十多年前

动过手术，像这种高温天气唱曲表演，对她的

肺非常不利，医生再三叮嘱需在家静养。可当

锣鼓声响起，水袖一甩，二姨整个人就精神起

来。汗珠顺着她额上的皱纹蜿蜒而下，大家都

劝她歇一歇，没必要这么拼。她总笑着摆摆

手：没事的，一唱起来，啥不痛快都忘了。

艺术团不仅去乡镇小岛，同时还在定海

古城区表演。那晚正是中秋，月光朗照，将定

海中大街的青石板路镀上一层银辉。二姨与

其他表演者身着戏服，在古街的戏台上轮番

献艺。《红楼梦》的缠绵悱恻、《三河恋》的凄

婉哀怨、《狸猫换太子》的跌宕起伏，借着月

光与古街的衬托，更显韵味悠长。他们的表演

吸引了众多百姓驻足观看。夜风吹拂，与台上

的唱曲交织，为这中秋夜平添了几分诗意。

罗曼·罗兰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

受中最迷人的享受。热爱艺术的心态是年

轻的，退休后的二姨终于圆了年轻时的越
剧梦，她带着这份热爱，穿梭于城区剧场与

海岛戏台，将戏曲之美传递给更多的观

众。她追逐着属于艺术的这份快乐，就像

追逐着中秋夜那轮永不褪色的圆月。每当

水袖扬起，月光便在她眼波里流转；唱腔婉

转处，仿佛有有清辉漫过戏台。我想，对二姨

来说，这份对梦想的执着，使她将每一个演

戏的日子都化成了戏台上的满月。

晚饭后，和女儿一同散步，一缕桂香悄然缠

上衣角。不经意抬头，才发现天上的月亮已经

圆得晃眼，像被精心擦拭过的银盘，明净地悬

在空旷的夜空。

回到家，餐桌上摆着母亲切好的月饼。听

说吃月饼也有南北之分：南方人习惯用刀叉分

成小块，大家分着吃；北方人则喜欢拿在手里，

一口一口实实在在地吃。女儿最爱蛋黄馅，而

我独爱芝麻与海苔。母亲坐在一旁，正静静剥

着石榴。

母亲的手总是闲不住，不是做这个，就是

忙那个。她手极巧，能把女儿穿不下的裤子改
成小巧的拎包，出门买菜时用来装手机零钱；

她把矿泉水瓶盖攒起来，做成小灯笼挂饰；我

和姐姐小时候的毛衣，也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

来的———后来眼睛不好了，才不再做这些费眼
的细活。

我提议：“中秋节到了，我们来玩带‘月’字

的飞花令吧。”女儿学习成绩虽不算出色，却一

直喜欢诗词，飞花令是我俩散步时常玩的游
戏。她立刻兴奋地接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我顺势接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我们不约而同望向外婆，母亲大大方方地

加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女儿撒娇抗

议：“外婆把我想到的抢走啦！”可很快她又想

到新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想了

想，接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轮到母

亲时，她思索良久，还是笑着认输了。

我们又战了几个回合，直到女儿耍赖想掏

手机查，才笑着作罢。

走到院中，皎皎月光洒满周身。我轻声对

女儿说：“你看，我们看见的月亮，李白、苏轼、

王维也曾经这样凝望过。是不是很奇妙？”她

点点头，忽然说：“今年中秋，姨妈一家没回

来团圆。但只要抬头看到的是同一轮月亮，就

好像……和他们手牵手在一起。”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前只觉得

“婵娟”是月亮的雅称，这个夜晚忽然明白：苏

轼在密州的中秋夜里思念弟弟，却把一己之情

写成了普世的祝愿———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我

想你”，而是“愿你一切平安，哪怕相隔千里”。我们

早已被这一句“婵娟”温柔地连接在一起。

想起《世说新语》里那个故事：阮籍在中秋

夜驾车漫行，至路尽头便痛哭而归。有人说他

放诞，可我总觉得，那何尝不是一种乡愁。古人

的思念藏于车马慢行的时光里，而我们的思

念，隐在视频通话的像素之中。

这月亮真是神奇。它照过《诗经》中的佳

人，照过李白的酒杯，照过苏轼的笔墨，如今又

照亮母亲的小院。它像一条温柔而坚韧的线，

将两千多年的中秋串在一起，让我在这个夜

晚，与无数古人共沐同一片清辉。

也许这就是中秋的意义———月会圆，人易别，

但月光里的牵挂与思念，永远如初，永远明亮。

生活滋味似水流年

民间记忆


